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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陈春先1)

郝柏林昄

(1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暋北京暋100190)

(2暋复旦大学理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暋上海暋200433)

1)暋这篇因陈春先逝世写就的短文,曾在告别仪式上印发.原题是

“陈春先在1959-1966暠.2004年8月23日《科学时报》发表时,

标题 由 编 辑 改 为 “不 甘 寂 寞 的 人 生———追 忆 陈 春 先 在

1959—1966暠,并且删去了多处人名和事实.这里发表的是原稿,

并附有陈式刚和霍裕平两位对初稿的反应.本文最近已收入笔

者的文集《负戟吟啸录———一个前沿战士对中国科学的感怀》中

(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笔者注

昄暋 Email:hao@mail.itp.ac.cn

暋暋2004年8月9日,刚刚度过70岁生日的陈春

先突然长逝.我们这些老战友闻之失声.45年前的

初次见面宛如昨日.
从1959年到1969年,我和陈春先在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七室(固体理论室)和十室(高分子半

导体室)共事10年.

图1暋陈春先与郝柏林(1960年秋)

1953年初秋,陈春先被国家派到俄罗斯西伯利

亚之窗、乌拉尔矿业之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学习地

球物理探矿.1956年暑期,我驻苏使馆作为个例分

别批准了两名本科留学生的转学申请:陈春先转入

乌拉尔大学、后来到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我在乌克兰

从煤矿工业的经济和组织专业转入哈尔科夫大学物

理数学系.当时我们彼此不认识,也不知道批复的背

景是国家已经准备调整部分留苏学生的专业(1957
年才实施).

1959年初陈春先在学制5年半的莫斯科大学物

理系毕业.那年赫鲁晓夫参加了莫斯科大学的毕业典

礼.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暠中大字报批陈曾同赫握手的

原由.陈春先一回来就被分配到国防科研系统.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的年轻业务骨

干孟宪振听说从苏联回来了一位学习固体理论和统

计物理的毕业生,就“闯暠到陈赓大将的办公室,把陈

争取到新成立的物理所理论室.
物理所七室是大跃进的产物.1949年合并原北

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两个物理研究所成立的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最初曾称应用物理研究所),原
来并没有理论研究.1958年的跃进实践使大家深感

理论研究的必要,于是在1959年初成立了理论室,
请黄昆和李荫远两位负责.黄先生从未到任,李先生

是室主任.成员有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陈式刚

(1963年调去支援国防科研),四川大学毕业的刘大

乾(后在《物理学报》编辑部工作一辈子)和冷忠昂

(1960年调去支援新成立的半导体研究所),一位原

来随李先生工作的助理研究员朱砚磬(“文革暠中不

幸去世).1959年暑期以后,来了北京大学毕业的霍

裕平.还有几位各省“科学院暠派来的实习生,都是大

学没有毕业的本科生.陈春先来到这样的理论室,立
刻成为最主要的骨干.

陈春先极为聪明.他在莫斯科大学虽是本科生,
却在苏联科学院以斯捷克洛夫命名的数学研究所玻

哥留博夫院士的组里从事真正的前沿研究.当时在

量子场论方法成功地用于多体问题和统计物理的大

背景下,超导理论刚刚突破.玻哥留博夫发展了自己

的一套超导理论形式.陈春先在超导理论、多体问题

和统计物理几个方面都有所贡献,在著名的苏联《实
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陈春先立

即把陈式刚、霍裕平这些国内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带

到研究前沿.等到我在1959年仲秋来到七室时,他
们已经在共同撰写超导理论和多体问题的文章.

我来到物理所与陈春先有直接关系.1959年6
月底,载运一千多位留苏归国学生的列车停靠在前

门外老北京站时,教育部掌握的名单里并没有我这

个转学物理的人.陈春先为了给物理所争取人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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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去打听.我们就这样在站台上见了面,而且一

拍即合,意趣相投.
我们分配工作前在魏公村集中,学习拖了好几个

月.那是因为中央在庐山开会,北京没有人在形势明

朗前来为归国留学生做报告.在这期间我多次和陈春

先长谈,畅想我国理论物理事业的发展.真是不知天

高地厚,不懂人微言轻,居然以中国理论物理事业的

兴旺为己任.我于1959年10月初到物理所,立即投

入工作.不过我们的设想不久就被形势发展打乱.
1959年12月下旬,第一届全国固体物理会议

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这次由物理研究所负责筹办

的会议,首次设置了固体理论分会场.北京大学王竹

溪、南京大学程开甲、物理所李荫远、吉林大学吴式

枢和苟清泉、南开大学陈仁烈、清华大学高联佩等许

多理论物理学者都参加了会议.黄昆和谢希德主要

在半导体分会,但他们都是理论工作者.这时正值三

年大跃进的第二年末尾,会上还充满着跃进情绪.人
们怀着昂扬斗志,要尽快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会议上

最热闹的话题是半导体材料和器件.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条新华通讯社

莫斯科消息,说苏联科学家研制出高分子半导体,性
能比锗和硅好,成本却低得多.会上正议论纷纷,传
来聂荣臻元帅打给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电话,
询问此事.物理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德仲立即从会

场里叫出陈春先和我,坐上吉普车,赶往化学研究

所.化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华寿俊已经召集了高分

子研究室的李执芬、吕绳青等人.简短交换意见后,
大家赶往位于城里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的物理所旧

址的半导体研究室,立即开始研制高分子半导体的

大会战.那时物理所已经迁到中关村,只有半导体室

留在城里.1960年7月1日,该室独立成为中国科

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后来划归技术科学部.
当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研究实力是比

较强的.从国外回来的王守武、王守觉兄弟,是1920
年代末期对量子力学的发展做过贡献的唯一的中国

学者王守竞的胞弟,大家称为大王先生和小王先生,
还有从美国带回来半导体子晶的林兰英、1950年代

初就同罗无念等一起著有《晶体管电子学》(英文本

PrenticeHall出版社,1955;汉译本人民邮电出版

社,1958)的成众志等.我们这些大学刚毕业的年轻

人,就在他们带领下开展大会战.
会战任务是绝密的,每天写简报给张劲夫.简报

由陈春先负责,他专门刻了一枚“绝密暠大戳子,到处

都盖.不过,几天以后,这个戳子就不知去向了.

我们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战斗,在那里迎来了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黎明.到1月6日终于得到

了具有半导体导电特性的高分子材料.1月8日,中
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绒线胡同老四川饭店宴请全

体参战人员,连同院里的干部,约有200人到场.院领

导接着下达了任务:制造一台全高分子半导体的收音

机,“五一暠节向党中央献礼.任务期限后来延缓到“七
一暠,又推到“十一暠,始终没有完成.在这期间,物理研

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专门从事高分子半导

体研究的物理所第十研究室.化学所的助理研究员李

执芬是留苏回来的“副博士暠(相当于美国博士),她担

任室主任,陈春先是支部书记,我是室学术秘书.
会战陷入胶着状态.1961年春,头脑比较冷静

的院秘书长杜润生来到物理所十室,说“解铃还需系

铃人暠,代表院党组取消了高指标,要大家转入基础

研究.他点名陈春先和我写一篇文章,科学地为全国

范围的“高分子半导体热暠泼点冷水.我们的“有机体

系的特殊电磁性质暠一文刊登在1961年10月份的

《科学通报》上.这篇“倒霉暠文章才刊出即被整期收

回,原因是同期另一篇文章有严重科学错误.回想起

来,这是春先和我唯一的联名文章,国内图书馆都可

能收藏甚少.
1961年10月国家派我到莫斯科大学做研究生.

陈春先留在十室艰苦支撑.在中国的科研环境中安静

地做基础研究是不容易的.陈春先努力为十室寻找出

路,先从高分子转向小分子特别是有机染料,再转到

刚出现的染料激光器,又由小功率激光转向大功率、
高能量激光,最终进入了等离子体物理.我在苏联期

间,和春先交换过许多信件,其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物

理所的工作和年轻人的成长.他给我的信件已经散失

无遗,春先却保留着一批我的信函.“文化大革命暠中
他把这些信件归还给我,得以保存至今.

1963年夏,由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我回国休

假时打报告要求不再做研究生,而是回所工作(那时

对有无学位视之颇轻).报告虽然获准,事情却不像

我想得那样简单.按教育部内部规定,“肄业暠研究生

一律由师资处分配.陈春先请李德仲努力了一番,才
把我重新弄回物理所.我回到七室,并继续参与十室

的一些事情.
从1959年到1966年,陈春先和我同时参加七

室和十室的工作,对于新成立的理论室,所党委书记

李德仲曾指示:“你们这些年轻人给我闭门读5年

书.暠不过这些人不到5年就开始出成果.记得在吃

不饱肚皮的1960年冬天,陈春先、陈式刚、霍裕平和

·818·

纪念陈春先




